
爱情，给个批发价

对于爱情，我还是相信有的，最起码是在我结婚之

前。最笃信其存在是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那时候我特别

期待我生命中的另一半到来，共同打发掉那些枯燥的日

子，在淡如白水的生活里加点盐或什么调料。

当然，梦中的她早已在我的头脑里定格定调，她应该有一头

飘逸的染成咖啡色的长发，高挑苗条的身材，俊俏的面孔，一双大

而有神且明亮的眼眸躲在长长的睫毛之下。她应有白皙娇嫩的皮

肤，富有光泽而且圆润，她的性格应该温柔、贤惠而且不爱慕虚

荣，更不能虚伪。

我本着宁缺勿滥的原则苦苦期待苦苦寻觅着，然而爱我的人

与我的要求相去甚远，我爱的人不是名花有主就是对我不屑一

顾。那时我很矛盾，但还是不改初衷，我要与我爱的人轰轰烈烈地

地老天荒才不枉今生此行。

同宿舍与我最要好的要数老二、老四和老七了。我们号称雷

打不动的“四人帮”，不求同生，但愿同死。除了爱情以外，我们都

有共同的心愿，共同的语言。

老二属于生理早熟那一拨儿的，在初中时就与一小妞青梅竹

马生死相依海枯石烂。经过了高中三年，把爱情更是演绎得淋漓

尽致。本来二人是准备考同一所大学的，可是阴差阳错地分到了

距离不算太远的两座城市。



老二属于人中之龙那种，集天下所有男人的优点于一身，那

位女孩我也见过，与老二绝对是天造地设的一双，不但是郎才女

貌，而且还是女才郎貌。两个人虽然分居两地，但空间阻隔不了相

亲相爱相思相恋，书信、电话、网络都成了他们坦露相思之载体，

周末假日的偶尔相见更是添加了无限的激情。

老二是幸福的，作为死党的我在羡慕之余也默默地为他们祝

福祝愿，同时更希望自己在不久的将来也能上演他们的浪漫，去

亲自重复他们的故事。

老四是个单身贵族推崇者，他把爱情视为十字架，把婚姻看

作是断送自由的墓地。他是天才的演讲家，每次卧谈会他都慷慨

激昂地论述单身的好处，劝导大家不要把青春和热血放在一分不

值的爱情之上，不要用自由换取男女之间的欺骗与自我欺骗。其

架势犹如大彻大悟的得道高憎，对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进行苦口婆

心的教诲。

老七是个乐天派，整天地无忧无虑，捧着金庸和琼瑶如醉如

痴，但是在一个五一长假之后，他仿佛变了个人，小说不看了，笑

话不说了，整日坐在那里不是偷偷地发呆就是呵呵地傻笑，随之

而来就是夜不归宿，做些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勾当。

最后老七老实交待了，原来他在回家的火车上，与本校另一

个系的女生致命邂逅，并且是一见钟情，返校之后三下五除二就

海枯石烂。我见过老七的那位，叫马丫，和老七长得差不多，据说

是夫妻相。

每逢周末，最寂寞的就是我，一双眼睛盯着八张空床，设计着

那几个见色忘友的王八蛋们怎样与他们的恋人在闲人免进的地

方干些不可告人的勾当。嫉妒、羡慕、悔恨等等复杂的感情在脑袋



里 咕咕嘟嘟”地乱炖着，然后又倒入醋、酱油，那滋那味，口说

不出，笔写不出。有五短身材的我，哪堪那时节的凄凉？

在我笃信爱情，追求爱情，企盼爱情的过程中，我打发掉四

年大学时光。从象牙塔里走出来的天之骄子开始面对生存与生

活，就业与赚钱。以前感觉过于良好，豪情万丈，舍我其谁的我

在社会门槛前显得那么渺小、幼稚和弱不禁风不堪一击。

眼高手低高分低能的我选择了北京，尽管那时我还不知道

北京在哪里，北京怎样，但还是一厢情愿地来到了北京。在那段

不堪回首的日子里，我更渴望爱情，希望有一个人能与我一起

风雨飘摇，耐心地听我倾诉、感慨。

弹指一挥间，两年过去了。两年间，我遇到很多女孩子，可

是她们与我的要求相差甚远。有着漂亮脸蛋魔鬼身材的同时也

有一颗肮脏的心灵，可是能定位于温柔贤惠的人却有一个对不

起观众有损市容的外表⋯⋯，我整日在选择与放弃之间过着打

击别人也被别人打击的日子，爱情这两个曾经让我笃信不疑的

字眼把我折磨得筋疲力尽。

后来，我选择一个女孩结婚了。结婚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

们谁也不肯放弃北京，都想在北京找到站着的地方和坐着的位

置，理想差不多，追求差不多。也许，我们结婚不是因为爱情，而

是因为生存。

因为没有爱情，也就没有了苛求，双方都以一颗宽容的心

和平实的心态来面对生活，没有彼此的规化和设计，少了更多

的注意，多了不少忽略，所以能平等相处。

就是这样，我还是相信爱情的存在，之所以爱情没有光

顾于我，可能因为我是高空中孤独飞行的大雁，可能我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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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多余的人，可能我没有足够的耐心，还可能⋯⋯

有太多的理由，我错过了爱情，同时也失去了再爱别人的权

利，可是我强烈地希望爱情真正的存在，并且以婚姻的方式体现

和证明。我祈祷老二和老七一路顺风一路走好，他们是有爱情的，

那么就让他们的爱情鸟有一个更好的归宿吧。

我和老二，老七还保持联系，隔三差五地打个电话相互问候

相互鼓励相互支持着。

突然有一天，老七给我打电话，说老四结婚了。老四结婚了？

我不相信，他不是矢志不渝的独身主义者吗？不是曾经发下血誓

洁身自好吗？怎么说结婚就结婚了呢？

天子脚下，可谓人才济济，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才。老七开始

住在我那里，整日奔波于人才市场和中介公司，或者翻看各种人

才报纸，忙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老七对我说，马丫就是他拼搏奋斗的动力，也是他生命的惟

一，为了马丫，他必须要豁出一切，在北京混出个人模狗样来，这

样才有资格去迎娶马丫。对老七的话，我很理解，也很支持。作为

一个男人，为了一个女人和肯嫁女于他的父母，他除了这么做，别

无选择。

那时的老七异常狼狈，一方面疲命地找工作，一方面给马丫

报喜不报忧，说他在北京找到了一个如何高薪而且舒适的工作，

并说在北京准备几年买房，几年买车。

老七经过高不成低不就的三个月时间，最后选择一家公司做

了一个文员，月薪一千五百元左右。就这么一点钱，在北京也许仅

仅够糊口的。

我和老二，老七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也不知为什么，我感觉





我们是逐渐地学会了宽容和忽略。但是，我还是特别关注他们的

爱情归宿，我的爱情今生再现的机会已经很渺茫，但我还是相信

它的存在，最起码在我认识的人中得到证实。

一晃又是一年过去了，那年春节老七回了家，也去了马丫家。

回来后，他找到了我，向我讨酒喝。根本没有酒量的老七喝了三瓶

啤酒，然后便放声大哭，说他和马丫之间根本不可能了。

我惊诧，认为老七是酒喝多了说胡话，可是面对泪流满面的

老七我根本没有勇气怀疑。老七说马丫是他此生最爱，今生惟一，

她是他一生中第一个爱的人，也是最后爱的人，马丫是天下女孩

子中最优秀的一个，谁也代替不了马丫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听到老七这些肺腑之言，我心中只有两个字：感动。

如果说我的爱情不能得以实现，是因为我和那些女孩子都是

单方苦恋，没有共鸣没有共振，那老七和我就不一样，老七和马丫

的爱情堡垒是坚不可摧的，是能经得起时间和空间考验的，虽然

暂时出了点小麻烦，但也不能说他们之间的爱情已经无药可救

了。

我立刻给马丫打电话，电话那边传来了马丫的啼哭声。原来，

马丫的父母认为马丫和老七很不合适，马丫在东北，老七在北京，

两地分居不现实，老七要想娶马丫，条件只有一个，就是放弃北京

的一切，回到东北那个小镇上去。

我劝老七回去，为了马丫，更为了经营五年的爱情。只要两个

人在一起生活，比什么都重要，至于钱嘛，那是王八蛋，有了就花，

没有就赚。我在北京混了这么长时间，由奴隶混到上等兵，收获了

什么？除了银行账号上那几位数字，就是疲劳，透支生命典当灵魂

的疲劳。生活是为了一种感觉，感觉没有了，只剩下了麻木，也就



只剩下活着了。

老七不信我的话，他说他在北京已经找到了他的位置，找到

了实现他人生价值的平台，如果回到东北那个小镇，是黄金也只

能砌个厕所垒个猪圈什么的。男人一旦失去社会地位，失去其存

在价值，爱情是不能鲜活地存在的，枯萎只是时间问题。他相信马

丫会给他时间的，在这段时间里他必须用自己的实力向马丫的父

母证明他有资格迎娶马丫。

老七说的不无道理，于是我就祝愿老七在短时间内迅速成

功，和马丫手挽手走入结婚的礼堂。

这期间我偶尔还能接到老二的电话。老二和我谈得最多的不

是他自己，而是海那边的那位。回忆、思念、牵挂、惦记已经把老二

推到了几近崩溃的边缘。我开玩笑说，好饭不怕晚，两三年以后嫂

夫人带一麻袋美元回来，解决的可不只是牛奶和面包的问题。老

二听了我的话，又开始憧憬将来，在什么地方买别墅，买什么款式

的轿车，甚至包括生几个孩子，孩子应该取什么样的名字。

我的电话突然间多起来，都是老七和马丫打来的。我一下子

成了他们之间的信息传递员。

马丫对我说，这一辈子非老七不嫁，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存在

比老七更优秀的男人。她之所以不肯来北京，是因为她父母年事

已高，她要爱情但同时也不能放弃亲情，但是她绝对能等，哪怕把

父母等到另一个世界，她有这个决心更有这个耐心。

马丫的话令我感动，更羡慕老七能拥有这样一个人爱他，同

时也为自己感到悲哀。我和我的那位在一起，除了商量吃什么买

什么，要不就是看电视看报纸。与其说是夫妻，不如说是生活伙

伴。没有感动的故事，没有时尚的激情，一日重复一日的内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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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女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天克隆一天的过程。我对生活已经渐渐麻木，没有感知了。

老七也会给我打电话，说追求他的人也不少。我开玩笑地说

就近选一个吧。老七说他也曾有过这样的念头，然而最终他发现

马丫已经占据了他的整个内心世界，一点空隙都没有。他在别的

女孩子那里根本找不到那种生死相依的感觉，马丫虽远在天边，

对他来说却是近在眼前，夜夜都能走入他的梦。

我为这个世界存在这份真诚的感情而感动，这也许是惟一值

得我祈祷的东西了。在多变的季节，在混乱的城市，有这样一个故

事让你亲眼目睹，足可以让你以任何方式向上帝表示感恩。

我成了老七和马丫的上帝，他们向我许下铮铮誓言，说他们

为了爱情可以等待，可以忍耐。

时间过得好快，朋友的消息越来越少，节日的问候甚至成了

一种形式。马丫和老七偶尔打来电话，却不再提对方。即使我厚着

脸皮问，对方一阵沉默以后也是转而言其他。

老七在北京混了三年，没了豪情万丈，没有了棱棱角角，像椭

圆形的玻璃球在他的人生轨道上滑行，不想伤别人，也不想被别

人伤，多了一些沉默，多了一些沧桑。事实上，老七混得并不如意，

与当初的理想存在着很长的距离。

午夜，电话铃响起，是老二打来的，在这边我几乎能闻到刺鼻

的酒气。他吼道：如果他不是女人所生，他将杀死所有的女人。他

原来，他的青梅竹马在美国嫁给了一

个可以做她父亲的男人，理由只有一个，那个老洋鬼子比老二有

钱。

我本想埋怨老二几句，要知此时，何必当初。可是听到老二肝

肠寸断的哭泣，我什么也不想说了，十三四年的感情，就这样不了



披着洁白的婚

了之，谁能告诉我为什么？

我想把老二的事情告诉老七和马丫，想告诉他们提高警惕，

保卫爱情，不能让仅存的一颗还没有成熟的果实落入他人之手。

我还没有打电话，电话铃响了，是马丫打来的。

这么多年，因为老七的关系我和马丫已经成了不错的朋友。

马丫兴高采烈地告诉我她要结婚了，邀请我去参加她的婚礼。放

下电话以后半天我才醒悟过来，马丫要结婚了，但不是和老七结

婚。马丫还再三叮嘱我不要告诉老七，免得老七伤心。

也许马丫说的有道理，我也认为老七肯定接受不了这一残酷

的事实。我怎么也不明白，马丫说非老七不嫁足有一千次了，每次

都是哭泣着说的，肯定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她没有必要骗我，也没

有理由骗我，可她现在却要和别人结婚了。她现在结婚，肯定是迫

于父母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是这样，为了老七，为了正义，

我还是有勇气向这对封建的遗老遗少开战的。谁也没有权力干涉

婚姻自由，这是法律规定的。

我参加了马丫的婚礼，见了马丫。马丫很快乐，很高兴，仿佛

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她在我面前不停地说她那位如何如何

好，如何如何优秀，就像当初向我保证非老七不嫁一样，只是用赞

美老七的话去赞美另一个人。

婚礼很隆重，马丫很开心。有几次，我都想在马丫面前提一提

老七，可是不知为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下。看着马丫 

纱，与新郎手挽手走向花车，我的心酸酸的，像丢了什么东西。

参加婚礼回来，我便打电话给老七，我想老七一定很伤心，甚

至气愤。可是老七的语气似乎出乎我的意料，他告诉我的事情更

是出乎我的意料，他说他已经和一个女人同居一年了。



放下电话，一层层浓重的失落感包围了我，足以让我在这种

窒息中死去。我是一个赌徒，输掉了一切，光溜溜地被人赶出了赌

场，赤裸裸地走在大街头上。我感到羞愧，但周围的人都没有看我

一眼。

也许我应该学会宽容和适应。可如果我什么都适应了，我又

何在？



女人，是谁出卖了你？

妻子的好友阿荣结婚了，打电话通知了妻子。妻子略

有踌躇，我说你必须要去。

阿荣与妻子在大学里是好友，也是来北京以后为数不多保持

联系的一个。我们结婚的时候，阿荣还寄来三百元钱。我和妻子是

旅行结婚的，途经沈阳，阿荣还从家里赶来，陪我们玩了两天，也

稍有破费。

我让妻子去的原因有三：一是朋友好的，知己难求，妻子和阿

荣的关系已是知己级别；二是礼尚往来，有礼不往非理也，关系关

系，关键是在于联系；三是参加阿荣婚礼的同学肯定不少，因为在

校时阿荣的人缘极好，毕业后还频于来往，借此机会与校友见见

面，日后说不定有哪一块云彩下雨，会落在我们这块盐碱地上。

妻子踌躇是因为钱，此去东北，人吃马喂送礼打点，粗算一下

没有两千元钱下不来。两千元，就相当于妻子早出晚归披星戴月

老老实实地让老板剥削一个月才能获得。两千元，能买一部不错

的手机，能买一台不错的随身听，能打两个月的的士，能够我们俩

两个月的生活费⋯⋯如果就这样轻易地送人，的确有点心疼。不

是我们财迷，只因为收入有限。

我说别这样，这样的同学聚会一生中也没有几次。毕业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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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能在一起回忆过去，畅想将来，也是可遇不可求的事，也是

一件令人终身难忘的惬意之事，如果以后想单独组织一次，恐怕

就没有这么容易了。来北京这么多年，也不过是重复二字，借此机

会到外面呼吸几口新鲜空气，对身心健康有益。保不准回来受哪

位爷的启发，还能找到一个发财的机会。

其实我说这些都是可有可无的借口，我真正的意图是想让身

心疲惫的妻子放松一下。在北京，不要说她一个弱不禁风的小女

人，就连我这样铁骨铮铮的老爷们儿都受不了。在单位，不敢随心

语，防隔墙有耳，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谁让咱们的老祖宗制造出怎

么想怎么是的汉语呢！在家里，不敢高声语，恐惊楼上楼下人，时

时刻刻注意公民休息权。就算是在网上，也得合计那头是不是领

导或者是领导老婆。万一被哪位爷抓住了小辫子，让你求生不能

求死不得也是可能的，鲜活的例子身边随处可见。

北京虽好，但生活在这个大都市里，感觉只有三个字：忙、累、

憋。妻子没有我那么坚强，让她出外放松一下，最起码也有调节作

用。我这样蛊惑妻子出去，惨遭妻子怀疑，这样积极而又慷慨地让

她离开北京，是不是想图谋不轨啊。我说我想过，可是图谋不轨的

男人也不是我这个级别的，像我这样少年无知青年无才中年无钱

老年无助的家伙想犯个错误都没有机会。

就这样，妻子坐上了火车，去参加阿荣的婚礼。我认为妻子此

去，肯定是乘兴而去，尽兴而归，谁知本来就神经衰弱的妻子在那

个场合下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阿荣大学毕业以后就回家待业，其父母关系金钱两手抓，用

人情和钞票锻造的板斧，为女儿砍开了一条平坦的就业之路，到

一所中学当起了轻闲自在的老师。虽然工资不高，每个月也就六





，婚礼是在当地最高

百多块钱，但旱涝保收。

阿荣的对象是一个银行职员，银行前几年火了一阵子，现在

也是危机四伏。存款的多，贷款的少，就算有那么几家贷款的，也

是心怀鬼胎，想借但没想还。这年头，杨白劳比黄世仁还厉害，钱

到谁的手里就是谁的，国家哪能跟个人较劲？

银行实行任务制，阿荣的对象举步维艰，前景不容乐观。根据

两个人的现状，从他们参加工作到现在，也不会有多大的积蓄，婚

礼也就是走个形式罢了，告诉大家伙两个人在一起合情合理。谁

知道阿荣为了这次婚礼下了血本，两个人直飞上海购买时装，全

是高档名牌，婚纱礼服不但要最好的，而且还要最贵的，全部出自

洋大师笔下，然后又在沈阳最高档的影楼里拍了照，那么多张，足

够结集出版的。

阿荣家离男方家里撑死也就二里路，但也雇用了豪华车队，

加长卡迪拉克做花车，外加七辆黑色奥迪

档的酒店里举行的，宾客达三百人之多。

妻子有生以来头一次见到这种场面，羡慕、嫉妒、悔恨各种感

情像麻绳一样越拧越紧，恨自己当初太善良太幼稚，就那么轻易

而且简单地对我以身相许，把终身交付给我这样一个一穷二白的

穷光蛋。妻子抽空给我打来电话，又是哭闹又是抱怨，把我弄得神

经短路大脑空白无言以对。

我真后悔让妻子参加这样该死的婚礼。现在的年轻人离婚就

像职场跳槽那样简单随意，再有钱也得悠着点，干吗非弄成开国

大典似的。

也不怪妻子埋怨，想想我们结婚，何止是简单，简直是寒酸。

把几个在北京的朋友请来，在家里吃一顿饭，告诉他们我们俩结



婚了，然后回老家办了合法手续，和家里的亲戚吃了一顿饭，然后

乘公共汽车去营口。那天正赶上一群民工进城打工，我和妻子在

汽车上站了整整五个小时，险些被挤成照片，下车时便瘫坐在地

上。

在营口的海滩上捡点贝壳，照了几张像，然后又去了大连。在

大连两个人租了两辆自行车，到处乱窜，从老虎滩一直骑到星海

广场，渴了喝矿泉水，饿了啃面包。大连逛完了，又去沈阳，逛中

街，妻子只买了一件三十八元的内衣，然后就回北京，上班，工作，

一切照旧。

在电话里，妻子像揭露骗子一样数落着我，说我文明人不做

文明事，没钱无能愚朽落后，是正宗的土老冒典型的老山炮，嫁给

我是她眼瞎心瞎，是一桩赔得血本无归的买卖。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批林批孔也没有这么残酷的，再者说，当

初不是没钱嘛，有金子谁往屁股上贴？现在进行秋后算账，让我怎

么办？我想告诉她后悔还来得及，但我没有这个魄力。

妻子吃完了阿荣的婚礼大餐，和其他几位大学室友住在一

起。妻子本想和她们谈谈毕业以后的经历和感受，彼此讲诉一下

自己的成功与失败，快乐与无奈，多么惬意，多么开心。

傍晚，妻子和几个大学室友住在一起，有老三、老五和老六。

老三、老五、老六都已经结婚成家，但谁也没有孩子，每个人打扮

得和贵妇人一样，各个都是名牌加身，珠光宝器。

她们似乎把以前忘记了，大学那种单纯而又平实的生活，对

她们来说，是一种毫无价值的时光浪费，是一种对青春不负责任

而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不愿去想，更不愿去谈，她们只关心现

在，只关心身上的衣服和首饰，只关心丈夫的身份和地位。



头，体重达

她们彼此谁也没见过对方的另一半，她们谈得最多的也是她

们的另一半，是攀比，也是炫耀。

老五是妻子大学校友里长得最恶劣的一个，一米五零的个

斤，远看像个木桩，近看像个水桶，皮肤糙且黑，说

话声小而哑，语言表达能力是她们八个人中最差的一个，可是那

天谈起她的丈夫，口若悬河振振有词，不知是有感而发还是事先

打了底稿。

老五的丈夫是一个工人。一个大学生嫁给一个干体力活的工

人，这种牺牲是值得所有女性学习的，更何况老五对他还很好。老

五说，她的丈夫虽然比她年纪大了点，但也大不了多少，也就十五

六岁。他碰到老五以后，就天天给老五送花，想着法子请老五吃

饭，看电影，买东西，让老五顿感身价倍增，有一种农家女变成白

雪公主的感觉。

男方的父母对老五特别好，只要老五到他家去，他父母总是

受宠若惊，不仅问寒嘘暖，而且还像丫环老妈子一样的哄老五开

心高兴，说老五最爱听的，做老五最爱吃的。据说老五认识她丈夫

以后，体重猛增十公斤。

最终老五深受感动，挽救了一个濒临光棍绝境的中年人。一

家三口人，把毕生的积蓄都花在了老五的婚礼上，场面比老七的

婚礼隆重多了。据说光戒子就买了十多个，项链五六条，衣服二十

多套。

婚后，公公婆婆从家里搬了出去，到外面租了一间小平房，把

七十多平米的楼房装饰一新后送给老五。老五婚后横草不沾竖草

不拿，不上班，不做饭，不洗衣服，逛商场，购物，养鸟遛狗看电视

就是她生活的全部。



丈夫是个干体力活的，每天下班回来，买菜做饭，先请示老五

吃什么，然后按着老五的要求去做。吃完饭后陪老五看电视，看完

电视后给老五洗脚，换内衣，服侍老五上床睡觉。

老五讲完了，老六接着讲。老六是妻子校友中最馋的一个，中

国生产的零食几乎被她吃遍了。老六家不富裕，但老六很聪明，把

隔壁一个男生拉进来，做她的赞助商。据说那个男生叫本子，家里

也不富裕，但是本子就是能为老六甘洒热血写春秋，不怕借债不

怕贷款，只要老六高兴，他就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老六和本子在一起，老六的真实用意就是拿本子应急，谁知

本子像狗皮膏药一样粘上了老六。可能是老六吃人家太多，拿人

家太多，欠人家太多，最后不得不以身相许。

老六说在学校没有发现本子有那么多优点，参加工作以后才

知道，本子的社交能力那么强。本子到单位上班，不出三个月，就

把单位所有人的背景搞清楚，把所有人的关系理顺了。

本子在单位，绝对是一个好好先生，见人全是拜年话，特别对

领导，尤其是主要领导，更是言听计从。过节假日，送礼；婚丧嫁

娶，随礼；生病有恙，护理，经过本子半年的努力，在单位迅速窜

红，成为领导的助理。

本子本事不大，拿钱不少；工作不多，奖金不少；工龄不长，资

本不少；年纪不大，关系不少。在单位里，他是一人之下，几十人之

上，让谁失业谁失业，让谁下岗谁下岗。

老三听了老五和老六的讲述，脸上写满不屑一顾，她小声地

对妻子说，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搬屁股接吻不知道香臭，拣块砌厕

所的石头就当是狗头金，瞎咧咧什么啊。妻子问三姐夫是干什么

的，老三说，你三姐夫本事大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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